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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是宝
孙 睿

家有兰香
周永温

蛇
王祖远

现代化
新征程

陈建良

恢宏大业目标雄，

过坎爬坡攀顶逢。

一带二城新组合，

五优五起续前功。

千钧担负不言重，

万难不移众志仝。

分秒朝朝何敢息，

坚强奋击往前冲。

——作者为县政协主席

每年的夏季，是我家兰花开得最热闹
的时候。从 6月中旬到 9月下旬，几盆兰
花次第开放，一阵阵的幽香，弥漫在整个
夏季，弥漫在我家一楼大厅与二楼的阳台
上。

开花时，每盆兰花有一茎或两茎花
葶，每葶都开出十几朵花，花期前后持续
一月余，有的一盆花相隔一月再度开花。
花期过后，花萼掉落花盆或地面不枯萎，
仍然保持新鲜的花型，留有余香。即使不
开花的日子里，兰花质朴的绿叶也使人赏
心悦目。

家里有了兰花，就有了几分雅气。自
古以来人们把兰花视为端庄素雅、质朴高
洁、坚韧刚毅的人格象征，赋予很多高尚
的品质，形成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兰文
化。孔子曾赞誉“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
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
节”，他还将兰称之为“王者之香”。

我家的兰花是我国兰花四大品种之
一的建兰，是二十几年前从我父母种植的
兰花盆里分植出来的。我父母种植兰花已
有很多年。父亲年轻时挑着“脚篮担”离开
楠溪江边一个名叫“上泛”的小山村，去平
阳郑楼温州师范学院求学。1944年，父亲
师范毕业，辗转永嘉山区多地教书育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家人落脚瓯北五
星。上泛村是楠溪江中上游一个聚族而居
的小山村，全村一个姓，都姓周。明朝中
叶，先祖汝鉴太公自东皋的上湾村迁居上
泛繁衍生息，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村里族人一直以来都以我父亲引为自豪，
父亲是民国以来村里第一位走出小山村的
知识分子。离开老家几十年后，族人还没
有忘记我父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
村改革，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村里给在外
地工作的族人每人分了一块山林地，意为
不忘家山，常回家看看。这块山地林木茂
密，山草丛生。一年盛夏，父亲回老家上山
察看，山风吹来，一阵清香，父亲发现林地
里一蓬兰花草，其时花繁叶茂，其叶浓绿挺
拔，像一把把直指蓝天的利剑，是楠溪江山
区常见的建兰。父亲就将这蓬兰花连根
挖起，带回瓯北家中，移植在一只半旧的瓦
缸里，是为“下山兰”。在父母亲的精心打
理下，这盆充满山野气息的“下山兰”生机
盎然，分蘖出好几盆二代兰。这就是我家
兰花的来历。

野生兰花生命力顽强。它可以在山
野中任何地方生长，只要遮荫、通风，有水
的滋养，无论是树阴底下，还是荆棘丛生
的乱石岗中，甚至云雾缭绕的悬崖峭壁石

缝之中，兰草都能经受得住风摧雨打、霜
欺雪压。兰花喜欢群生，合群相处，有强
烈的团队意识，一枚兰蒜包含数百万、甚
至数千万粒兰花种子。兰蒜成熟后，会自
动裂开，它的种子随风飘至周边区域自然
繁殖，所以在山野中只要找到一棵兰花，
周边就有可能找到伴生的兰花。

家养兰花就多了几分娇气。 兰花喜
阴怕晒，喜温暖湿润，忌干燥酷热。养兰
环境必须空气新鲜、流通，浇花用水必须
干净，连自来水也要行经曝晒，以化解水
中的氯气。使用的肥料，必须藏三年以
上，等无气味后，方可用大量的清水稀释
再浇，且不可多浇。养兰盆具必须上下通
气，单株兰草是不会开花的，三株以上兰
草才能开花，所以分植时要将连根的三株
兰草一起栽种。我家的兰花，现在已繁衍
到第三代、第四代。

家养兰花，全靠人工培植。兰草长期
养尊处优，也会产生严重的依赖性，衰减
了它原有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拼搏精
神。我开始担心，一旦什么时候疏于管
理，或管理不得法，或哪一天失去了管理
能力，将会前功尽弃。

近来，我阅读古人抒写兰花的大量诗
词歌赋，唯独喜欢明代画家陈汝言的

《兰》,诗曰：
兰生深山中，馥馥吐幽香。

偶为世人赏，移之置高堂。

雨露失天时，根株离本乡。

虽承爱护力，长养非其方。

冬寒霜雪零，绿叶恐雕伤。

何如在林壑，时至还自芳。

这首诗明白易懂，完全契合我此时的
心情。诗中说，家养兰花虽然承受主人的
“爱护力”，但长期呵护不是办法，这样养
尊处优反而会伤害了兰花，失去了它的本
性，还不如让它在山林中自由生长、与大
自然拼搏，不用你去管它，也不用你担心，
到时候它自然会“馥馥吐幽香”。

作为原在大山深处、溪涧岸边群生的
植物，即使走进寻常百姓家，其文化的底
蕴仍然在山中。几年前受天价兰花诱惑，
全国掀起一波又一波上山拉网式搜兰活
动，全国的野生兰花资源几近枯竭。此
时，我竟萌生出护送我家的兰花重回家山
的念头，让它回归山野，回归自然，回归根
本。

古人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

人是需要有忧患意识的，需要不断地
去拼搏、去努力，兰花也是一样。

永嘉是浙江省首个长寿之乡，在三百
里楠溪江两岸，历史上从不缺长寿老人，
这张金名片可谓是实至名归。《永嘉县
志》和《浙江省两贤名录》都记载了后汉
甘露年间，在陶公洞修炼的道士傅隐瑶寿
高400多岁。清光绪年间的《大若岩志》
记载了在陶公洞修炼的道士和尚有寿高
115岁的、120岁的、125岁的，还有 127
岁的宋朝护国禅师太一大和尚。就是在当
代，永嘉还有以享年116岁的陈爱香老人
为代表的一大批“活神仙”。2016年底，
据县民政局统计，全县百岁以上老人有
122 位，其中大若岩镇大元下村就有 3
位。陈菊叶老人就是村里最年长的寿星，
今年105岁。平时，老人早睡早起，偶尔
还抿点小酒，虽然生活不富足，但有政府
每月800元的高龄补贴和村居家养老提供
的中晚餐，小日子也算滋润。

今天村里的报账员老潘来办公室说，
陈菊叶老人摔倒导致髋骨骨折了。家里送
她到医院治疗时，一听住院手术费要三万，
而且住院时间在半年以上，老人坚决要求
回家，拒绝住院治疗。老人一生养育两个

儿子四个女儿，家庭条件都很贫穷，出不起
医疗费。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
“这钱，你们村里出了吧。村集体每年几
百万的收入，都是陶公洞的香火钱。那是
善款，用在这里没有错。”老潘说：“村
里穷的人很多，怕别人攀比，到时村里解
不开。”我强忍心头的火气：“村里的村
规民约可以改一下了，百岁老人的救济，
村里应出尽出。如果谁要攀比，让他们也
活到一百岁时再说。”我知道，大元下村
的民风朴实、平和、善良，最后会统一意
见的，但病情如火，等不得。把基本情况
向县民政刘局长作了汇报，问他能不能突
破政策救济老人。刘局长说：“105岁的老
人，是永嘉县的宝，我会交待具体科室落实
的。”十分钟后，刘局长说：“已联系好医院，
所需费用由医保和民政局医中救助直接结
算，个人只需承担 500多元。而且还给予
3000元的临时救助和直接进入低保。”放
下电话时，我心里缓了一口气。政府是真
的把老人当宝啊。我把好消息告诉了驻村
干部和村委会主任，请他们马上把老人送
医院接受治疗，以减轻老人的疼痛。村委

会主任说：“余下的每月500元由村集体支
付，另外再给予一定金额的临时救济。”

老人的伤势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温
州附一医骨科陈主任给我发来微信，要求
参与会诊。报社的汪记者也说，媒体要持
续关注老人伤势的康复。镇政府的工作人
员，发起了“轻松筹”，每人都量力而行，表
达自己的一份善意。

老人是宝，这是一句口头禅，也是至理
名言。永嘉的长寿之乡这张金名片，到底
亮不亮，能亮多久，最核心的标准就是百岁
老人占有率。支撑这一标准的唯一举措，
就是有没有做到真正地把老人当作宝贝放
进心里。县民政局的刘局长做到了，在十
分钟内做出了这样的政策突破，一般人做
不到，我要为刘局长的担当点赞。但是，我
还在想，政府可不可以做得更加到位点，比
如，把陈菊叶老人送到最好的医院，请最好
的专家会诊，给予最好的医疗保障和服
务。陈菊叶老人只是个例，全县 122位百
岁老人的生存状况，需要政府尽最大的努
力，改善生存环境，让他们老有所靠、老有
所乐，不断地创造人类长寿的奇迹。

读小学的时候，常到一条两边杂草丛
生的小溪流末端较宽广的水塘摸蚬，有时
会有蛇从草丛中游过，游进水里。因为人
多，而且蛇也似乎怕人，游得很快，所以并
不觉得害怕。有一次我用篾条往水底烂
泥一铲，铲起了水、泥土、蚬，还有一条“鳝
鱼”不停晃动，正高兴地伸手要去抓起放
进袋子里，旁边的阿全却拍打我的手说：
“那不是鳝鱼，是蛇。快丢掉。”吓得我赶
紧放掉。而摸蚬的日子，也因为有一次阿
碧真的被蛇咬了一口，虽然似乎是无毒
的，阿碧后来也没什么事，不过大家都不
敢再去了。

但是，这一生似乎跟蛇相当有缘。
那时候因为贫穷，住的房子屋顶盖稻

草，每到稻子收成或暴雨季节，就要在屋
顶加稻草，或是用石头压住稻草。很奇
怪，竟然会有蛇爬上去，而且它们还常常
很“不小心”。有时候，晚上我就着灯火看
书，突然听到“啪”的一声，转头一看，蛇就
从屋顶掉落地上，最少都有一二尺长，吓

得我起鸡皮疙瘩。母亲却都及时出现，手
上拿着扫把，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说：土
地公啊，请把你的儿子带走，不要吓了孩
子。然后用扫把赶蛇。奇怪的是蛇居然
很听话，乖乖地顺着扫把的拨弄，爬到门
边，爬出门外，然后消失不见了。同样的
戏码，一年总有三五次上演。问母亲为什
么不把蛇打死，妈说，那都是草花蛇，是土
地公喂养的，不可随便杀生，何况，它又不
会咬人。

后来，我到乡下教书。去往学校的
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谷。夏季，常常
走着走着，突然“啪”一声，有东西从山上
掉下来，是蛇！它先审视一下周围，然后
就往深谷爬，很快就不见了。走那条路，
我大概被吓了五六次，不过“习惯成自
然”，开始还会怕怕，后来就镇定了，还会
停下来看它爬往哪里去。

倒是在山里，借住的是土坯房，底下
是用木头垫高的。有一天，不经意间从空
隙往里面看，赫然发现有好几条蛇盘踞

着，好像都是蝻蛇。我吓得魂飞魄散，找
来主人，他竟说，不要紧，没什么，在山地
这是常有的。他说这些蛇都不会乱爬，也
不会咬人，不用怕。他还带我去看别的房
子，真的，好几个地方都一样，都有蛇盘
踞。我却越看越觉得头皮发麻，此后没睡
过一个安稳觉。暑假一到，赶紧申请调
校。然而，不管山区或平原，蛇，似乎无所
不在。

我现在住的房子，小铁门底下留有小
片空隙，进去是车库，走上一个阶梯，才能
进门。有一天竟然有一条约一尺长的小
花蛇，从外面门缝里，摇摇摆摆地爬了进
来，顺着墙壁，一直往里爬，眼见就要上阶
梯进大门了。想到母亲的话：草花蛇是土
地公养的。我拿来扫把，拨转它的头，慢
慢地赶出门，然后赶进旁边的干水沟去。
无独有偶，第二天竟然又出现一条同样约
一尺长的小蛇，也是摇摇晃晃得从门缝爬
进来，不同的是，它全身都是红色的。我
照样用扫把把它赶进路边的水沟。事后

才后悔，应该用老鼠笼抓它，送往特有生
物中心，请他们鉴定是什么蛇才对。不过
此后，我家附近再也不见蛇的踪迹了。

倒是在田里，又遇到了蛇。说是田，
其实是果园，我在那里种些水果和爬藤瓜
类。一天，我到一棵白柚树下休息，猛一
抬头，见一条白蛇正盘踞在树上，还吐着
信子呢。吓得我飞奔到附近请人帮忙“抓
蛇”，不过，当人来到时，却已不见白蛇踪
迹，找遍附近也没有，害我成为“放羊的孩
子”。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又到那棵白柚附
近时，赫然又见一条白蛇，足足有两三尺
长，从白柚那边，无视得爬着，爬过地瓜
叶，爬过南瓜丛，还停顿一会儿，再爬过田
中的植物。我呆呆的站着、看着，看它横
过我的田地，然后爬进旁边别人的田地，
然后消失不见了。

也怪，此后在田里，再也没见过蛇的
踪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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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父爱的楼梯

纸飞机

学滑旱冰

每天晚上，妈妈都会带我去
广场走一走，看一看。在开阔而
又漂亮的广场上，常常看到一个
个穿着溜冰鞋的大哥哥大姐姐，
风驰电掣般地从我身边滑过，像
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我羡
慕极了，看得挪不开眼睛。于
是，我产生了想滑旱冰的念头。

当天回到家，我就和爸爸爸
妈妈说起了溜冰的事。当他们
听到我要溜冰时，妈妈惊讶地
说：＂一个女孩子，溜什么冰！
＂而爸爸却鼓励我：“好的，马上
给你买溜冰鞋，但你一定要坚持
下来，把它学会！”爸爸话音刚
落，他就立刻打开手机，上网买

溜冰鞋了。
过了几天，买的溜冰鞋到

了，我打开包装，进入眼帘的是
一双颜色鲜艳，又有精美图案的
溜冰鞋，我穿上它，又高兴又害
怕，高兴的是我要溜冰了，害怕
的是我怕会摔倒。我扶着桌子，
试着走一走，谁知我的脚似乎不
是我的脚了，根本不受控制。突
然，鞋上的轮子往前一滑，哎呀，
我整个人都往前猛地一摔，我揉
了揉被摔疼的膝盖，有一点点后
悔，为什么要溜冰啊。我想：再
试一次吧！我爬起来，扶着桌
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滑，慢吞吞
的像一只乌龟。

这时，我想起了爸爸的话，
我自言自语地说：“不用怕，相信
自己是最棒的！”说完，我觉得全
身充满了动力，开始一遍一遍地
练习着。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几天练习后，我终于能成功地在
客厅里一圈一圈地溜着。

那天晚上，我去了广场，在
广场上溜起来，虽然没有那些哥
哥姐姐们溜得快。但是，这是我
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目光下，一
遍又一遍的，一圈又一圈的，滑
我想滑的旱冰。这是我用努力
和勤奋换来的成功！
桥下镇第一小学三（7）班 林温淇

指导老师 陈晓晓

苏联大作家高尔基说过：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
不，我上了阶梯就下不来了，
连三更半夜也不例外。

新学期，妈妈带我去新华
书店买了许多书：有《水浒
传》、《红楼梦》、《西游记》、《三
国演义》、《昆虫记》、《名人
传》……这几本书都有两厘米
厚。可我就像一个极渴的人
看见清冽甘泉一样，如饥似渴
地看起了《水浒传》，一直看到
晚上九点。

“快九点了，睡吧宝贝！”
妈妈说。

可我仿佛没听见似的。
又过了一会儿……
“燕儿！都九点了，睡觉

去！”妈妈一声雷霆大喝，把我
从景阳冈武松打虎中拉回到
了现实。

“不嘛，妈妈，你最好了，
就再让我看十分钟嘛！”

“ 好好好！就再看十分钟
哦！”妈妈拗不过我，只好勉强
地让步了。

时间竟然像流水一样，飞
似的流逝。我正看到武松左
手紧紧揪住大老虎的顶花皮，
右手攥成铁锤般的拳头，使尽
浑身力气，只顾打，一气打了
六七十拳时，妈妈又来“催命”
了：“十分钟到啦，睡觉吧！”

我在心里嘀咕：“哎哟，才
九点，明天又不上课……”

妈妈仿佛会“读心术”一
般，说：“九点？虽然明天不上
课……”听到这里，我心头顿
时暖暖的，心想：妈妈真好！
“但是，你得长高呀！睡觉
吧！”听到了下半句话，我的心
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被妈妈
浇了个透心凉，我也没有心思
争辩了，只好乖乖地爬上床。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
着，心里一直在想：老虎有没
有反攻？武松能不能将老虎
打死？我禁不住自己的诱
惑。这时，突然想起来《水浒
传》放在书房里，便蹑手蹑脚
地开起床头灯，悄无声息地从
书架上拿起书，然后踮起脚尖
轻轻得回到卧室里。一页，两
页，我津津有味地看着……

“燕儿，你睡了吗？”天那！
是妈妈！我急忙把灯关了，再
把书藏进枕头下，闭上眼睛，
躲过妈妈的监视。啊！好险
……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
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
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我
喜欢看书，也享受这种窃读的
乐趣！

实验小学五（5）班 郑语燕
指导老师 郑素珍

我家隔壁有一个大鼻子
叔叔。四十多岁了，脑袋尖尖
的，头发挺长，向中间翘起，如
果染上颜色的话，纯一只愤怒
的公鸡。一个常年红得发紫
的大鼻子挂在表情怪异的脸
上，怎么看怎么可怕。

这么大个的人，一直单
身，整天像幽灵一样在屋前屋
后晃荡，时不时用公鸭般的嗓
子吼上几句小曲儿，要不就瘫
软在自家门前那个破烂不堪
的黑色皮椅上，翘着二郎腿，
优哉游哉地点上烟，吞云吐
雾。每次回家，我总会看见他
家门口一片烟蒂的海洋，有时
甚至淹及我家。

听妈妈说，他以前得过精
神病，我们巷子的人，特别是
孩子，都躲着他。但他每次看
到我，都会“和蔼”地吼一嗓
子：“小胖，哪去呀？”吓得我鸡
皮疙瘩散落一地。因此，我对
他更是避退三尺。

“东东，去买便当！我还
在洗衣服。”天已暗，饭没烧，
老妈又差遣她的宝贝儿子
了。我有些无奈地摸了摸干
瘪的肚子，把手电筒拧亮，抓
起百元大钞，擒起钥匙，跑下
楼去。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
岸上走……”怪异的歌声越来
越近，妈呀，大鼻子叔叔过来
了。我连忙收起手电筒缩着
身子躲在门后，等着那踱着鸭
步的身影渐渐远去。

“吱扭”一声，我拉开门，
左右一看，哈哈，没人，于是锁
门，冲了出去。

夜，蒙上了它神秘的黑面
纱，四周静得出奇。

“咯蹬！咯蹬！”皮鞋和地
面摩擦的声音像一个鼓槌，敲

击着我的心房。我扭头一看，
啊，那个朦朦胧胧的身影，不
是大鼻子叔叔吗？他正向我
飘过来。哇，我的心再一次绷
了起来，加快了前进的脚步。

“咯蹬！咯蹬！”
那个黑色的身影愈飘愈

快！
我加速跑了起来。
“哎，小胖……”
天，请赐我一双风火轮！
商店总算到了。我的心

放下了！
我喘息着，想掏钱点菜

——我翻了翻口袋，咦？钱
呢？下楼的时候我明明拿着
的！我竟然把钱丢了，怎么
办！回去拿？我饿坏了的胃
等不及了！夜太黑！再说，那
大鼻子叔叔……

“小胖，你是不是在找这
个？”身后传来熟悉又陌生的
公鸭嗓。我扭头一看，是大鼻
子叔叔。因为走得急，他头发
乱得就像散架的扫把，因为出
了汗，红红的大鼻子在灯光的
照耀下更是油光灿烂。此时，
他歪着头，抖着脚，把手中的
百元大钞摇晃得哗啦响，扯着
怪异的笑容说：“你掉钱了
吧！我看着钱从你口袋里飞
出来的。”

我眼睛一亮，跑过去双手
接过那粉红的钞票。

“黑了，我陪你回家啊，小
胖！”

“好的，谢谢叔叔！”
那夜，路灯下，那个蹒跚

的，摇船一样的身影旁蹦跳着
一个雀跃的身影，画面是那么
温馨，那么和谐！

城西小学六（4）班 郑沛东
指导老师徐路芳

太棒了，爸爸给我折了一架
帅气十足的纸飞机。这架飞机
长约 20厘米，宽约 3厘米，有着
一对又长又大的翅膀，边缘微微
上翘，它的头部最顶端有一只尖
尖的小嘴，尾部有着一根又细又
长的平衡器，像一只霸气十足的
老鹰。

我二话不说，撇下爸妈，抓
起纸飞机兴冲冲地跑下楼，把纸
飞机向天空使劲一扔。天哪，纸
飞机在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着，

它飞得时快时慢，一下子飞到
那，又忽地飞到这。看，它又来
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急转弯！

我正玩得不亦乐乎时，纸飞
机突然在天空中打了个弯儿，又
直直从空中坠落下来。“啊，飞机
要掉入水沟了！”我的心扑通扑
通地跳着，好像要跳出喉咙似
的。说时迟那时快，飞机里似乎
有一个驾驶员，拉杆、上升，纸飞
机擦着水面腾空而起，飞向天
空。“太好了，飞机没湿！”我心中

的石头落地了。
我追逐着，欢笑着，小小的

纸飞机也“咯咯”地笑着。我仿
佛也在自己的欢悦中，随着纸飞
机起步，腾飞……飞向遥远的梦
想天际。
上塘城西小学三（2）班吕昱言

指导老师 胡志连

晴空万里，如金子般的阳光
洒向绿色如荫的足球场。此刻，
我和同伴们踢起了足球。

我持球单刀直入，向球门飞
奔而去。一会儿带球过人，一会
儿晃飞对手，又来了一个假动
作，戏耍了对方三位防守球员。
其他球员简直不堪一击，纷纷为
我让路。门前的最后一名防守
球员心急如焚，在千钧一发的时
刻将我铲倒！

球滚向了一边，我的脚像是
被电击一般，刻骨地疼痛。

我紧紧按住双脚，忍住疼
痛。同学一个箭步飞一般地冲
来扶起我，一瘸一拐地进了医务
室。

黄昏时分，该上楼回家了。
我扶住栏杆，右脚抬起，左脚放
在台阶上，一步一步跳上去。可
到了二楼，我的全身浸湿着汗
水。父亲见我全身乏力，说：“我
来背你吧！”“不，不行，我又重又
胖，有百来斤重呢，您承受不住

的。”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没关
系，你这样单脚跳上去，会给脚
带来二次伤害，情况一定会恶化
的！”父亲反驳着。话音刚落，就
身体前倾，双膝半蹲，伸手示意
我伏在他宽大的背上。很快背
起我，挺直身体，踏上了台阶。

一开始，父亲走得很快，一步
紧接着一步，一副轻松的样子，许
多台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但到
了四楼，原本矫健快速的步伐一
瞬间变得缓慢而又蹒跚。呼吸也
愈来愈急促，“呼呼呼……”的声
音在我耳旁回荡。这声音如风箱
般响亮。一会儿功夫，楼梯的自
动灯突然熄灭。父亲竭尽全力地
腾出一只手，贴近按钮，按亮黯淡
无光的楼梯灯。

到了五楼，父亲的脖子沁出
了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向下流淌
而去，很快把衣裳湿透了。看
来，我的体重令父亲的体力快速
消耗，不禁担忧着，生怕父亲完
全乏力，没有足够的力气背我上

楼。这样想着，我也汗流浃背，
衣服和身体牢牢贴着。
总算到了五楼，父亲的体力快

消耗殆尽了。他开始大口大口
地吸气，等到补给充足时，他吃
力地挺了挺身体！咬牙坚持着，
继续迈上沉重的脚步。终于到
了家门口！父亲筋疲力尽地解
下钥匙扣，挑出钥匙开了门
……

第二天大早，父亲背我下
楼，中午放学回家照旧背我上
楼。下午上学，放学回家依旧，
一天四趟。一天，两天，一周，一
月……风雨不改，雷打不动，就
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

楼梯每天都发出响亮的走
路声音，这声音格外响亮，像是
父爱的韵律。

父爱，无声无息地在楼梯上
洋溢，在每一个台阶上徘徊，在
每一个灯的开关上留下了印记
……
崇德实验学校七（9）班 戴昊宇


